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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国社会党自 2012 年当政以来，

支持率一路下跌，几度跌破历

史记录，最低时不足 20%，被媒体形

象地喻为“跌无可跌”。2014 年以来，

社会党在法国的三次选举以及欧洲议

会选举中又接连败北，不敌在野的右

翼大党人民运动联盟和快速崛起的极

右势力“国民阵线”，令人唏嘘。此

番执政，是社会党告别政坛 17 年之

久后的首次执政，本欲雄心勃勃地做

一番事业，改善民生，扭转近些年法

国国力渐衰的局面；民众也对它寄予

厚望，希望能改变右翼执政十余年，

法国经济社会几无改善的局面，然而

事与愿违，不断走低乃至触底的民意

却折射出社会党面临的执政困境。

政治困境：

内忧外患、里外受敌

社会党的困境，首先表现在政治

领域，奥朗德总统面临着党外反对派

和党内激进派的双重压力。自 2014

年起，社会党在三次中期选举——市

镇选举（2014 年 3 月）、参议院选举

（2014 年 9 月）和省议会（2015 年 3

月）选举——中接连败北，不敌传统

对手、在野的右翼大党人民运动联盟，

也不敌正在快速崛起为法国政坛第三

法国社会党的执政困境
■   彭姝祎／文

大力量的极右势力“国民阵线”。市

镇选举的失利使全国绝大多数大中城

市落入了以人民运动联盟为首的右翼

手中，改变了此前左翼在地方政治版

图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参议院选

举的失利使左翼丧失了参议院的多数

席位。与此同时，左翼阵营内部发生

分裂，两名绿党成员因在核问题等一

些议题上与政府意见相左，趁奥朗德

在市政选举后重组政府之际退出了政

府，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的决策造

成了掣肘。同时社会党内部也发生分

裂，其中的激进派即左翼中的左翼因

持分歧意见而不再支持政府：在审议

“2015—2017 年度经济计划”时，有

41 位社会党议员投了弃权票，削弱

了社会党在国民议会中的多数地位。

这也是政府为使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

《促进增长和经济活动的法案》即“马

克龙法案”获得通过而不得不两度借

助宪法第 49-3 条（即押上政府责任，

让法案不经由国民议会投票而通过）

来绕开极有可能投否决票的国民议会

的原因。

概言之，一边是以保卫共和联盟

和国民阵线为代表的强大的反对派，

一边是分裂的左翼联盟；两大立法机

构——参议院和国民议会，一个掌握

在右翼手中，一个因左翼阵营以及社

会党本身的分裂而受到削弱，社会党

的执政之路可谓荆棘密布。

经济社会政策：

市场还是国家，公平还是效率？

传统上，社会党在公平和效率的

天平上倒向前者，反对经济自由主义，

反对市场至上；重视国家对经济和社

会生活的干预作用，主张通过再分配

手段确保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的

权益。然而面对不断刷新纪录的低增

长率、高失业率和巨额财政赤字，社

会党不得不把工作重心聚焦于提高竞

争力、打击失业，削减公共开支，确

保财政稳健。从《责任公约》到《马

克龙法案》，社会党推出的经济改革

政策从忽左（如开征巨富税）忽右（如

为鼓励企业雇工而降低企业缴费并将

部分赋税负担转嫁给个人）到断然右

倾，总理从保守的埃罗更换为“就算

得罪左翼大佬也要务实变革”的瓦尔

斯，经济部长从信奉国家干预的蒙特

布赫更换为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年轻

金融家马克龙，社会党最终倒向效率，

并开出了放松管制、压缩公共开支，

即弱化对劳工的过度保护来激活僵化

的劳动力市场，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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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方。它推出的一系列改革，特别

是 2014 年底出台的《马克龙法案》，

以在一定程度上放开周日营业，放宽

铁路、高速公路建设和运营的定价权

和运输条件，出售部分符合一定条件

的国有资产，松动对解聘的限制等内

容，而被视作“前所未有的右倾”，

不仅受到部分左翼选民的炮轰，更引

发左翼联合政府的进一步分裂，致使

法案受到社会党内激进左翼的批评。

如社会党议员阿米尔萨希称，执政党

正转向社会自由主义或者说新社会自

由主义。这迫使政府两度动用宪法第

49—3 条来避开可能投否决票的国民

议会，强制通过了该法案。

在社会政策领域，在人口老龄

化、经济下行和巨额财政赤字等现实

的压力下，社会党也不得不步右翼后

尘，进行紧缩福利的改革，把此前由

国家大包大揽“生老病死”等人生主

要风险的做法向由个人适当承担一定

责任的方向改革，这使它非但无法兑

现在竞选阶段承诺的，废除右翼政府

于2010年推出的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

诺言（该承诺是社会党当选的重要原

因之一），相反还沿着紧缩的道路继续

前进，如立法规定以渐进的方式提高

领取全额养老金的缴费年限和养老保

险的缴费率；改革医疗、失业、家庭

津贴等福利制度，朝着缩短住院时间、

严控医疗浪费、削减失业金额和领取

时间，变补助失业为鼓励就业、缩小

家庭津贴的补助对象等方向发展。这

些旨在压缩公共开支、降低财政赤字

的措施受到诸如“出卖民众利益、背

离左翼价值观、为成全资本家而牺牲

雇员”的质疑，并失去了相当一部分

选民的支持：市镇选举中，左翼选民

38.5%的高弃权率就是证明，这一创纪

录的弃权率直接导致了社会党的败选。

移民问题：

普世价值还是国家利益

移民问题也凸显着社会党的执

政困境。传统上，社会党持普世的

人道主义价值观，主张宽容对待移

民，但经济危机加剧了移民和原住民

在就业和社会福利等领域的矛盾；此

外，移民青少年学业的失败（移民

青少年的学业失败率大大高于本土青

少年）、移民青年就业的艰难（移民

青年的失业率是本土青年的 2—3倍）

和融入主流社会的困难等带来了众多

社会问题。如有少数移民青少年以打

砸抢烧等行为来宣泄对主流社会的不

满，恶化了社会治安，致使民众怨声

连连。而社会党坚持一贯的人道主义

立场，强调移民的权利和对法国社会

的贡献，主张多元文化同生共存，支

持给予外国人投票权，反对重拳打击

移民青少年犯罪而倾向于感化教育。

凡此种种，法国社会党被抨击为置本

国利益于不顾的乌托邦，很多民众甚

在人口老龄化、经济下行和巨额财政赤字等现实的压力下，社会党也不得不步右翼
后尘，进行紧缩福利的改革，这也招致国内民众的抗议示威。图为2015年4月9日，
法国南方城市尼斯举行抗议紧缩政策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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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怒而投奔高举“反全球化”、“反欧

洲”、“反移民”大旗的极右势力。特

别是 2015 年初的“查理周刊”血案

[1] 后，法国社会的排外情绪进一步高

涨，支持多元文化论的人数骤降至

不足 10%。民调预测，在即将到来的

2017 年总统大选中，社会党有可能

不敌极右势力，难以进入第二轮投票。

因此，如何平衡人道主义和现实的国

家利益，如何兼顾人权和法治，都是

摆在社会党政府面前的难题。

困境的根源

社会党陷入执政困境的根源首

先在于，在全球化和欧洲经济一体化

背景下，法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困

境。二战之后，在当时以社会党和共

产党为首的左翼政治力量占据绝对优

势的背景下，法国建立了完善的、从

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形成了对

劳工阶层的有效保护，进而形成了

以“高工资、高税收和高福利”为特

征的 “法式社会主义”。然而时过境

迁，在全球化和欧洲经济一体化使竞

争不断加剧的今天，法国模式日益面

临严峻挑战：高福利来自高税收，高

税收特别是过高的社保缴费推高了劳

动力成本，重挫了法国企业的竞争力

和雇工积极性。高福利下对劳工的过

度保护使企业不敢轻易解聘员工，无

法吐故纳新，使劳动力市场陷入僵

化，失业率居高不下。高福利的基础

是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合理的人口结构

（即劳动人口多于退休人口），但经济

的持续下行和人口的加剧老龄化（老

龄化进程从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经开

始）使国家渐渐无力承担日益增长的

巨额福利开支，财政赤字巨大，特别

是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接连打击下，法

国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失业率持续

高企，公共债务从 1981 年的 22% 飙

升至 2012 年的 90%，财政赤字剧增，

债台高筑，综合国力跌出世界前五名。

概言之，现实的经济社会压力

不断挤压社会党政府的决策空间和手

段，使之不得不超越意识形态分歧，

在很多政策上向右翼看齐。社会党在

当政之后整整半年内的无所作为凸显

了这一点：当时新政权翻来覆去地讨

论同性恋能否结婚、性骚扰如何定罪、

中央官员能否兼任地方官等问题，对

事关国计民生的“就业”和“增长”

等却只字不提，导致民意骤跌——奥

朗德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史上支持

率下降最快的总统，还引爆了民众对

社会党执政不力表示不满的大游行。

实际上奥朗德的“避重就轻”在一定

程度上系“有意为之”、“转移视线”。

因为正如媒体所言，在法国自二战以

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面前，左派的

奥朗德总统除去采用他所猛烈抨击过

的前任右翼的经济政策外，还能有什

么更好的办法？！而批评之声尚犹在

耳就步右翼后尘，无异于掴自己的脸。

左翼进退两难的困境可见一斑。

其次在于选民结构的改变。传统

上，社会党的选民基础是产业工人，

1981 年把社会党首次送上执政地位

的中坚力量便是他们，当时的产业工

人占法国经济活动人口的 37%，社会

党 72% 的选票来自于此。但是伴随

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传统产业工人大

幅度萎缩，与之相伴随的是法国社会

结构的中间化和多元化。选民也从

“两极”化不断走向多样化，“脚踏两

只船”，即在社会价值观上认同左翼、

在经济价值观上认同右翼的选民日渐

增多。为适应这一新现实，确保选票

和上台执政，社会党的政纲也日趋中

间化、多样化，想兼顾效率与公平，

逐渐淡化了与右翼的分野，这也是社

会党前领袖若斯潘的名言——“要市

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来源。然

而左右逢源的做法未必左右讨巧，由

于立场模糊，态度暧昧，相反倒有可

能适得其反，导致左右翼选民都不买

账：如奥朗德在执政半年后推出的经

济政策，就被认为是忽左忽右，方向

不明，在右派看来改革力度小，不能

有效提振经济；在左派看来则是为了

资本家的利益而牺牲民众，致使社会

党的传统选民，即在全球化冲击下被

边缘化的产业工人纷纷投奔“反全球

化”的极右势力。而奥朗德经济政策

的最终右转，则进一步引发左翼选民

的指责和左翼内部的分裂，面对左翼

选民对社会党的经济政策为何与右翼

如出一辙的质问，社会党“若不如此，

如何能恢复增长、保持执政地位”的

回答凸显着该党进退两难的困境。

法国社会党的执政困境不是个别

现象，而是摆在西欧社会民主党面前

的普遍难题。换言之，在全球化和欧

洲一体化背景下，如何兼顾公平和效

率、如何调和理想和现实、如何平衡

普世的人道主义和眼下的国家利益，

是西欧左翼面临的普遍挑战。在社会

党的治理困境背后，是其深刻的身

份危机，“我们是谁”、“我们应该怎

么做”、“我们和右翼的区别到底在哪

里”，社会党人亟须重新思考这些基

本命题，在理论层面推陈出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刘娟娟）

————————

[1] 查理周刊事件：2015 年 1 月，法国的讽刺

漫画周刊《查理周刊》编辑部遭到两名北非裔移

民青年的袭击，袭击造成 12 人死亡，起因是该刊

用漫画的形式讽刺穆斯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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